
 散发着美的光彩的女人 

     ——浅读《斯佳丽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杨冬平

    斯佳丽，一个有着无比顽强生命力的女人，她瑰丽而传奇的一生渗透着这样的信念：“一个人生来不是给打败的；人，在压力之下，应该显示出人的尊严和勇气。”对斯佳丽而言，人生更像一个赌局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特殊的环境，躁动和欲望覆盖清静坚定的求索，犹疑不定的欲望溢出酒杯的酒液一样流淌，我们需要用无时不在的赌局来对应人生无限的可能。

看过《飘》后，我便急切地寻觅其续集《斯佳丽》，就作品的深度而言，《斯佳丽》与《飘》相比是有所不及的，但我对《斯佳丽》的热情不减，每一次相逢就注定每一次的心灵对白。《斯佳丽》提醒着生活、提醒着幸福，美是幸福，美在生活。

   《斯佳丽》似冬日里熊熊的篝火，照亮心间，驱走阴霾；似夏日清风，拂去焦灼，留下清凉；似春日新生的清泉清冽芳醇，隽永而风韵独存；更似秋日那金灿灿的希翼——“面包总是会有的”。

   《斯佳丽》的美深深地震撼着我，来自一个女人真实的美，不是倾国倾城，不是一层不变；是她的精神之美、力量之美、人格之美及她的妩媚骄傲之美冲击着你我的视觉。斯佳丽固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，但可以说她是一个最完整的女人，我们脸上漾着含泪的微笑看待他成长中的虚荣骄傲、争强好胜而又工于心计，有些令人费解的“行为举止”，正是这些瑕疵使得她的整个生命丰盈而完整起来，女人更因完整倍具生命品质:

    战前那个风花雪月的年代，美丽高雅的她周围围着一群甜言蜜语的求婚诉说爱意的公子哥，她是稚嫩、傲气十足、虚荣的；20岁时，是战争剥夺了她的青春，磨练了她的意志和耐力，脸部线条也被磨得刚毅坚强。她冲破生与死的封锁线，熬过塔拉庄园极度饥饿、面临绝境的艰难岁月，她的爱情、生活正是在绝境中凤凰涅槃，她是勇敢的女人。她的爱充满睿智，她的爱热烈而真实。可心底仍藏着对阿希礼的爱，那是一厢情愿初恋的感情，更带着赌气的任性。可真当斯佳丽真懂如何去爱时，爱的潮汐已退却，瑞特走了，唯一的知己玫兰妮也永远地远离了她，留下她一人承受凄冷，还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流言蜚语，失落的重创一度使她失去知觉，她内心不停地安慰自己：“伤口会痊愈的。我一定会挺过去的，明天就是新的。”在这里，美是存在。

    她的美在爱里，其实于她很简单：“人生的第一意义便是生活，人必须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”她永远不会忘记空腹吃萝卜留下辛辣的泪，她的爱，她的生命力，来自对土地的热爱，对事业的执着，她积极地开锯木厂，经营杂货店；她不会是一个只会携着男人腋摆的傻女人，她有野心，疯狂也罢，她是为了爱而爱，也不是。不管怎样，她爱得有尊严、有个性、有自我，她的骨子里流淌着狂热的血液，她的生命里不能没有爱，只有感到爱的存在，她才有力量正视生活；对女儿猫咪的爱，促使她有坚定的勇气依靠自己生存，做一个焕发其慈爱魅力的母亲。

    斯佳丽从来都是勇毅的，她从不心非甘情愿地接受平庸苦涩的日子，对她而言，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，骄傲感蕴藏在她的笑靥与泪花中，生活的艰难，情感的错位更激发她的傲气，激发出她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傲视，散发出反叛与追求的光芒。连她心仪的男子，如他一样骄傲的瑞特，这位非凡的男子，不曾一次对斯佳丽非一般人的勇气与魄力而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崇敬。

然而，于我却被一个小细节打动。在我脑海中深深地映现着这样一个画面：当她着手重建奥哈拉家园时，已身怀六甲的她看到雇佣的男丁做工怠慢时，他把男丁们对他的不屑踩得粉碎，她身体力行，她左手托着肚子，侧弯下身体，右手揪住一大把荨麻的根部，使劲一拽荨麻就连根拔起了。“看到没有！”她鄙夷地说：“现在你们就找我那样做。”他将带刺的草丢到它们脚边，鲜血从她手上道道伤口渗出，她往手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在黑群上擦了擦，然后迈着笨重、虚弱的脚步走开了。这几个简洁的动作足以令大男人们慨叹，让他们心悦诚服，思佳丽严于律人，更严于律己。男人们眼睛等得大大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最后是全部将帽子脱下。

看到这里，我笑了，继而热泪盈眶。《斯佳丽》带给我的不只是短暂的激动，而是长久的思想共鸣。弱者，你的文字不是女人。“女人的对手，不只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和习惯势力，我们还必须同自己的软弱和不觉悟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。”斯佳丽之所以具有强烈之美，关键在于构成这一切的矛盾冲突：沉沦与振作？爱与被爱？主动与接收？斯佳丽始终是斯佳丽。也许遗失本身就是一种深刻，更显重获的弥足珍贵。我们可以追求完美，但不能苛求完美。"所谓完美也许就是生命的一次提前消费，或对人生的透支，绚烂以后就复归平静。”斯佳丽是因着她的不完美而浑身上下洋溢着美的光彩！斯佳丽在生活的赌局中成了一个大赢家！


